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羅汝芳與祖師禪 

 

趙偉 

南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

 

提要：羅汝芳是晚明思想界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，但是直到目前為止，對他的研究卻有所忽

略，特別是他與佛禪的關係向來未被重視。雖然羅汝芳在著作中幾乎沒有提及佛禪，偶爾提

到也是持批判的態度。但是經過考證，發現他與禪僧交往密切，並且廣泛地閱讀佛禪典籍。

羅汝芳著作中，滲透出深深的佛禪痕跡，特別是祖師禪的一切現成論和頓悟論，對羅汝芳影

響最大最深。羅汝芳的學說中，處處展現出祖師禪的思惟方式，黃宗羲說他得祖師禪之精髓，

是確鑿有據的。羅汝芳認為人人具有與聖人一樣性，一樣的良知，這種良知是不學而能不慮

而知的。這種良知的內涵，就是孝弟慈。 

關鍵詞：祖師禪  一切現成 頓悟論  良知現成  孝弟慈  不學而能不慮而知 

 

一 

羅汝芳，字惟德，號近溪，明正德九年（一五一五）生於江西建昌府南城四石溪，嘉靖

三十二年中進士，授太湖縣縣令，後擢刑部主事，出守寧國府。他是明後期有一定影響的理

學家，其理學思想屬於王學左派的泰州一系。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三〈王艮傳〉云：「艮傳

林春、徐樾，樾傳顏鈞，鈞傳羅汝芳、梁汝元，汝芳傳楊起元、周汝登、蔡悉。」在這個傳

承中，在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的對象中，被給予足夠重視的，大概只有王艮了。晚明的社會

與文化雖然豐富多彩，但最經常進入人們言說視野的，仍然只有李贄、湯顯祖、「三袁」等

寥寥幾個人，而舉起晚明文學與革新思潮旗幟的思想界的先行者，卻常常被忽視，其思想的

光輝與價值也被埋在充滿灰塵的角落裡而沒有被發掘出來。而羅汝芳，在這個傳承中位居中

間且在晚明思想界具有重要地位，就是這被忽視的人中的一個。 

晚明文學思潮中的活躍人物，或多或少都與羅汝芳有關係：或以之為師，或以之為宗，

或與之交往密切。比如：李贄《焚書》卷三有〈羅近溪先生告文〉，對羅汝芳推崇備至，曰

「自後無歲不讀二先生（王龍溪與羅汝芳）之書，無口不談二先生之腹」[註 1]。《明史》卷

二八八〈焦竑傳〉記載，焦竑講學以汝芳為宗：「竑既負重名，性復疏直，時事有不可，輒

形之言論，政府亦惡之。……講學以汝芳為宗，而善定向兄弟及李贄，時頗以禪學譏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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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三十七為管東溟《孟義訂測》七卷寫的提要曰：「是書詮解《孟子》，

分訂釋、測義二例。訂釋者，取朱子所釋而訂之，測義則皆自出臆說，恍惚支離不可勝舉。

蓋志道之學出於羅汝芳，汝芳之學出於顏鈞，本明季狂禪一派耳。」袁宏道對羅汝芳也是十

分推崇，認為他與王陽明是儒學的真傳，「至近代王文成、羅盱江輩出，始能抉古聖精髓，

入孔氏堂，揭唐、虞竿，擊文、武鐸，以號叫一時之聾聵」[註 2]。「白、蘇、張、楊，真格

式也；陽明、近溪，真脈絡也」[註 3]。周汝登是羅汝芳的學生，對羅汝芳的推崇更是無以復

加，家中供有近溪的畫像，節日必祭，事之終身。錢謙益《牧齋初學集》卷五十一〈南京國

子監祭酒馮公墓誌銘〉記馮夢禎，「庶嘗假歸，師事盱江羅近溪講性命之學」。耿定向在《耿

天台先生文集》卷三〈與羅近溪〉說自願充當羅近溪的鼓吹者，「惟兄職造士作用，當如兩

澤浸潤之者，弟職則如風鼓而已」。其他如湯顯祖、陶望齡、鄧豁渠及其為《近溪子集》作

序的諸人，對羅汝芳的推崇更是無以復加。 

在諸多研究明代的著作和專文中，涉及到羅汝芳的很少，而關於晚明思想史的著作和專

文，涉及到羅汝芳也很少。目前能見到的涉及羅汝芳的研究的著作主要有牟宗三《從陸象山

到劉蕺山》、侯外廬等《宋明理學研究》、岡田武彥《王陽明與明末儒學》、錢穆《宋明理

學概述》、嵇文甫《左派王學》、黃卓越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》、張學智《明代哲學史》，

論文主要有唐君毅〈羅近溪之理學〉（《民主評論》一九五四年三月，五卷五期）、陸復初

〈羅汝芳的哲學思想〉（《光明日報》一九八二年三月十三日）、張克偉〈羅汝芳理學思想

析述〉（《河北師範大學學報》二○○○年，二十三卷第一期）。以上論著主要論述了羅汝

芳學說的平民化傾向、良知心體等方面；材料則主要使用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中所收錄的羅

汝芳的著作。 

齊魯書社出版的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中，收有根據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、中國社會科

學院文學研究所所藏明萬曆刻本影印的《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羅子全集》二十四卷，本文

筆者擬根據《全集》，來闡述不被注意的他的思想與祖師禪之間的關係。 

二 

羅汝芳家世代以孝弟聞名州里，「其先出司徒祝融之後，至漢大司農珠始家豫章柏林，

至唐侍御袍之子忠六公遷此，代有厚德。明興，季文公新有室，代父遠戍，永和公讓其產於

二伯，羅氏孝義遂著於州里」[註 4]。羅汝芳五歲就開始背誦《孝經》。可能自小受到家庭傳

統的熏陶和所受到教育的影響，羅汝芳以後的治學也是以孝弟為指歸，「一切經書，皆必歸

會孔孟，孔孟之言，皆必歸會孝弟」[註 5]。 

羅汝芳以發明張揚孔孟之學為己任。如果單從字面上看，他為學絲毫不涉及佛禪。而且

他還說：「禪家之說，最令人躲閃，一入其中，如落陷阱，更能轉頭出來，復歸聖學者，百

無一二。」[註 6]在他早期的詩集中，有一些寫到佛禪並讚揚佛禪的作品，但後期的著作絕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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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提佛道，「今《會語》出晚年者，一本諸《大學》孝弟慈之旨，絕口不及二氏」[註 7]。然

而正如黃宗羲在《明儒學案》中所說的，羅汝芳在早年時期，「於釋典玄宗無不探討，緇流

羽客，延納弗拒，人所共知」[註 8]。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六〈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〉中提到

周汝登曾跟羅汝芳學佛： 

 

已見近溪，七日無所啟請，偶問：「如何是擇善固執？」近溪曰：「擇了這善而固執

之者也。」從此便有悟入。近溪嘗以《法苑珠林》示先生，先生覽一二頁，欲有所言，

近溪止之，令且看去。 

 

黃宗羲另在《南雷集‧撰杖集》中說：「 大略先生會通儒釋，主於向上一著，謂兩家異

處在下學，同處在上達。從來儒者皆為此說，弟究心有年，頗覺其同處在下學，異處在上達。

同處在下學者，收斂精神，動心忍性是也；異處在上達者，到得貫通時節，儒者步步是實，

釋氏步步是虛，釋氏必須求悟，儒者篤實光輝而已。近之深於禪者，莫如近溪。」[註 9]還有

從反面談到羅汝芳涉佛禪的。《明儒學案》錄有楊止庵（楊時喬）〈上士習疏〉，云：「羅

汝芳師事顏鈞，談理學；師事胡清虛，談燒煉，採取飛昇；師僧玄覺，談因果，單傳直指。

其守寧國，集諸生，會文講學，令訟者跏趺公庭，斂目觀心，用庫藏充饋遺，歸者如市。其

在東昌、雲南，置印公堂，胥吏雜用，歸來請託煩數，取厭有司。每見士大夫，輒言三十三

天，憑指箕仙，稱呂純陽自終南寄書。」 以致有學者認為羅汝芳之學說就是禪的看法。朱彝

尊《曝書亭集》卷五十三〈書先文恪公覆楊通政劾羅近溪疏後〉中說：「明自正德以後，講

學者多師王伯安，伯安諸弟子漸流於禪。至萬曆初，南城羅維（惟）德拾禪宗之餘唾，惑世

誣民，益無忌憚，狂瀾不可遏矣。」  

也有人認為羅汝芳的思想是正統儒學，沒有攙雜佛禪因素。錢謙益說： 

 

至於陽明、近溪，曠世而作，剖性命之微言，發儒先之秘密，如泉之湧地，如風之襲

物，開遮縱奪，無施不可。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，固如是其富有日新。迨兩公而

始啟其扃鐍，數其珍寶耳。李習之年二十有九參藥山，退而著《復性書》，或疑其以

儒而盜佛，是所謂疑東鄰之井，盜西鄰之水者乎！疑陽明、近溪之盜佛也，亦若是已

矣……若夫以佛合孔，以禪合孟，則非余之言，而柳子之言也。[註 10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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盧文弨在《抱經堂文集》卷二十三〈策問〉中也說：「楊起元晚出，請業近溪所著《天

泉會語》，論者謂近於禪宗，然考其行己立朝，亦何愧儒門實踐歟！」上述說法雖然是否定

羅汝芳的思想即是禪學，但從中仍毫無疑義地看出羅汝芳是受佛禪的影響的。耿定向在《近

溪子集‧序》說近溪之提倡佛老，不過是「借兵」[註 11]而已。雖然只是「借兵」，但畢竟是

「借」了，這是毫無疑義的。 

三 

自宋儒以來，禪思想滲入骨髓，已成為理學的有機成分，闢佛闢禪者多有其人，但不受

影響者卻是少數。羅汝芳亦是如此。雖然從字面上看不出佛禪的影子，但禪意禪思禪韻禪味

以及禪的思惟方式，卻從羅汝芳的字裡行間洇了出來。 

楊時喬對羅汝芳特別反感，闢之甚力，官通政時曾具疏斥之，云：「佛氏之學，初不溷

於儒。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，倡為見行成佛之教，謂吾學直捷，不假修為。於是以傳

注為支離，以經書為糟粕，以躬行實踐為迂腐，以綱紀法度為桎梏。」[註 12]又，《明儒學案》

卷四十二《甘泉學案》之〈端潔楊止庵先生時喬〉中載有楊時喬對整個心學的批評： 

 

數十年來，忽有為心學者，於佛氏嘗即心而見其血氣凝定，虛靈生慧，洞徹無際者，

名之曰善知識，自稱上乘，遂據之為孔門所語上，而蔑視下學之教為外求。又得孟子

「良知」兩字偶同，遂立為語柄以論學，終日言之，不外乎「人各有知，知本自良」

數言。又以心即理，而不交於事物，專在於腔子之內，一斂耳目，聚精神於此，即謂

之致。一涉於理，交於事物，謂屬於見聞，而非本來之良，即謂之不致知者，孔門所

謂知也。今以佛氏之說，混淆強同，又凌駕獨高，援假遮飾以為名，其實非孔門所謂

知。非孔門所謂知，則不可語知，是以其自學也，自謂有知，而實不可語知。其始亦

依傍早歲所由教法，窮經讀書問學，有所聞見，不致差忒，終以不知而作，任權尚術，

茫不可測。其立教也，亦欲人自謂有知，不必窮經讀書問學，假聞見以遮迷其良，則

是舉世皆上達，而無下學，民皆可使知，而無復有使由者。 

 

雖然這段議論是針對整個心學來說的，但仍然可以看出是以羅汝芳為主要對象的。從楊

時喬的議論中，可以看出羅汝芳為學的兩個很重要特點：(一)一切現成，見性成佛（聖）；(二)
為學直截，不假修為。這兩個方面，正是禪宗中祖師禪的主要特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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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師禪是禪宗發展到惠能時的禪法。對於「祖師禪」及祖師禪觀念的提出，《祖堂集》

卷十九云： 

 

仰山便去香嚴處，賀喜一切後，便問：「前頭則有如是次第了也，然雖如此，不息眾

人疑。作什麼疑聻，將謂預造，師兄已是發明了也。別是氣道造，道將來。」香嚴便

造偈對曰：「去年未是貧，今年始是貧。去年無卓錐之地，今年錐也無。」仰山云：

「師兄在知有如來禪，且不知有祖師禪。」[註 13] 

 

如來禪是祖師禪之前最高層次的禪法，如《楞伽經》把禪法分為四種，即愚夫所行禪、

觀察義禪、攀緣如禪、如來禪，唐代宗密在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中把禪法分為五種，即外道

禪、凡夫禪、小乘禪、大乘禪、如來禪。如來禪，顧名思義，是如來所得之禪，是證入如來

之境，區別於外道和二乘菩薩所行的最上乘禪。而祖師禪與如來禪最主要的區別，是擺脫外

來經典束縛，自創中土祖統，強調祖師在接引學人中的重要作用，而且人人本自具足佛性，

強調不假修持的頓悟，是真正中國的禪。祖師禪的這個特點，可以從後來的禪宗史書《五燈

會元》對同一史實的修改清楚地看出來。《五燈會元》卷九〈香嚴智閑禪師〉記載： 

 

一日，芟除草木，偶拋瓦礫，擊竹作聲，忽然省悟。遽歸沐浴焚香，遙禮溈山。贊曰：

「和尚大慈，恩逾父母。當時若為我說破，何有今日之事？」乃有頌曰：「一擊忘所

知，更不假修持。動容揚古路，不墮悄然機。處處無蹤跡，聲色外威儀。諸方達道者，

咸言上上機。」溈山聞得，謂仰山曰：「此子徹也。」仰曰：「此是心機意識，著述

得成。待某甲親自勘過。」仰後見師，曰：「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，你試說看。」

師舉前頌，仰曰：「此是夙習記持而成，若有正悟，別更說看。」師有成頌曰：「去

年貧未是貧，今年貧始是貧。去年貧，猶有卓錐之地，今年貧，錐也無。」仰曰：「如

來禪許師弟會，祖師禪未夢見在。」師復有頌曰：「我有一機，瞬目視伊。若人不會，

別喚沙彌。」仰乃報溈山，曰：「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。」 

 

所謂的「我有一機，瞬目視伊。若人不會，別喚沙彌」，正是祖師禪不作分別、一切現

成、當下頓悟的典型特徵。 



《普門學報》第 21 期 / 2004 年 5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6 頁，共 18 頁 

論文 / 羅汝芳與祖師禪 

ISSN：1609-476X 
 
 

 
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：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：07-6561921 轉 1291、1292 傳真：07-6565774  E-mail：ugbj@fgs.org.tw  

「祖師禪」被提出來後，很快受到禪宗界的接受和歡迎。禪宗由如來禪階段發展到祖師

禪階段，使禪宗更為興盛。方立天在〈如來禪與祖師禪〉（《中國社會科學》二○○○年，

第五期）一文中認為，從菩提達摩至弘忍是如來禪，從惠能至禪宗五家形成前是由如來禪向

祖師禪的過渡形態，五家的形成標誌著禪宗進入祖師禪的歷史階段。而董群在《祖師禪》（浙

江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七年）一書中認為，廣義的祖師禪是指惠能所創立的禪法，包括經南

嶽、青原兩系而傳至五家分燈的禪法；狹義的祖師禪，是指惠能本人的禪法及其一些基本保

持惠能禪法風格的禪僧的禪法。雖然對具體的看法有分歧，但不管怎麼說，祖師禪的觀念在

惠能時就確立了。 

宋元以來，祖師禪一直是禪宗中的主流。明代後期的禪宗，只有臨濟與曹洞兩宗，比較

興盛，其他的都衰落不振了。晚明出現了幾位有名的禪僧，如元來、元賢、元鏡、元謐等，

不僅善談祖師禪，而且對祖師禪也有新的發展。以前談祖師禪強調超佛越祖，而元賢卻說「超

佛越祖，猶落階級」[註 14]。並且特別強調的是「自己關」，「若透徹自己關棙，便透徹三千

七百祖師關棙；若透徹祖師關棙，便透徹釋迦老子關棙；若透徹釋迦老子關棙……八萬四千

關棙一時洞開」[註 15]。對這方面的強調，也即是對自性的當下的覺悟、排除超越的強調。晚

明談祖師禪之盛，以至出現如黃宗羲所說非祖師禪勿貴的狀況，「祖師禪者，縱橫捭闔，純

以機巧小慧牢籠出沒其間，不啻遠理而失真矣。今之為釋氏者，中分天下之人，非祖師禪勿

貴」[註 16]。這種縱橫捭闔的祖師禪，無論是禪宗界還是當時的思想界，都受到其很大的影響。 

在思想界，尤其是王門後學的泰州學派，時時不滿於王陽明之說，「益啟瞿曇之秘而歸

之師」，以赤手搏龍蛇。泰州學派傳至顏山農、何心隱，便完全突破了儒學的限制。顧端文

曰：「心隱輩坐在利欲膠漆盆中，所以能鼓動得人，只緣他一種聰明，亦自有不可到處。」

黃宗羲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，「非其聰明，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，以作用見性」

[註 17]。羅汝芳作為泰州學派中的一員，作為晚明人文思潮中的重要倡導與實踐者，與禪僧交

往頻繁，浸染在祖師禪風之中，受祖師禪的影響是不可避免的。如道盛《建昌廩山忠公傳》

中說：「獨與大參羅近溪汝芳、徵君鄧潛谷元錫二公，相與論性命之學，間拈《金剛》、《圓

覺》，發揮宗門大意，及舉向上事，剖決良知，掃除知解，皆超情見。」[註 18]又如元賢說：

「我在廩山時，先師絕口不提宗門事。一日因與兄弟論《金剛》經義甚快，先師笑曰，宗眼

不明，非為究竟。我聞著茫然自失。乃請問如何是宗眼，先師拂衣而起。後因到郡城，訪羅

近溪先生於從姑山，始見《五燈會元》。」[註 19]從這兩段材料來看，不僅是禪僧影響羅汝芳，

而且羅汝芳也影響到禪僧進一步深化他們的祖師禪了。 

羅汝芳著作很多，《四庫全書存目》記載其著作情況：「汝芳有《孝經宗旨》，已著錄。

其學出於顏鈞，承姚江之末流，而極於泛濫，故其說放誕自如，敢為高論，著述最易成篇，

多至四、五十種，即其集亦非一刻。有《近溪子集》，其門人杜應奎編；有《近溪子全集》，

其孫懷祖刊；有《批點近溪子集》，耿定向所編；有《批點近溪子續集》，楊起元所編；有

《明德公文集》、《近溪先生全詩集》、《近溪子附集》、《近溪子外編》，有《從姑山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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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集》，並其孫懷智所編；有《明德詩集》，其門人左宗郢刊。」羅汝芳著作的編纂、刊刻

情況，其他書籍亦有記載：《欽定續文獻通考》錄有《一貫編》四卷、《近溪子明道錄》八

卷、《會語續錄》二卷、《識仁編》二卷、《近溪子文集》五卷；《千頃堂書目》錄有《羅

汝芳五經一貫》、《四書一貫》、《麻姑山集》、《大明通寶義》一卷、《近溪子集》十二

卷、《雅歌》二卷；朱彝尊《經義考》錄有《大學說》一卷。如此眾多的刊刻，說明了羅汝

芳受歡迎的程度與在思想界中的地位，其學說的影響，後人稱之為唯可與唐宋爭衡者，「《近

溪語錄》已寫出，共得八十頁。無一語不精妙，無一字不緊切，真人天之眼，賢聖之腮。我

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，所可跨躋其上者，惟此種學問」[註 20]。五代時期靈樹如敏死前

給南漢高祖留了遺言，謂「人天眼目，堂中首座」[註 21]。靈樹如敏所說的「人天眼目」，是

指雲門文偃。宋代智昭將五家宗旨的彙集在一起，編集成書，稱為《人天眼目》。如上文所

引方立天先生語，五家正是祖師禪興盛的階段，陶望齡把羅汝芳比喻為五家禪僧，正說明了

羅汝芳對祖師禪的繼承。所謂與唐宋人爭衡者，正是羅汝芳的這一段祖師禪精神。 

四 

羅汝芳強調人人先天具有與儒家聖人同樣的性，正是對祖師禪「一切現成」的運用。一

切現成是祖師禪的理論基礎之一，強調人本性中具足的、現成的真如佛性。祖師禪剛提出來

時，各禪家宗師就非常重視一切現成在成佛成祖中的作用。《五燈會元》卷十二〈石霜楚圓

禪師〉在一次講堂時說：「大眾還會麼？不見道，一擊忘所知，更不假修持。諸方達道者，

咸言上上機。香嚴恁麼悟去，分明悟得如來禪，祖師禪未夢見在。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？若

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，直饒棒下承當，辜負先聖。萬法本閑，唯人自鬧。」這裡說的「萬法

本閑，唯人自鬧」，就是一切現成的思想。 

羅汝芳傳授學業，與孔子的「有教無類」相似，不論身家皆與講。袁小修《柞林紀譚》

中說：「近溪與物無怍，不論高低賢愚，皆與講，老婆舌，此處極熱。」[註 22]羅汝芳老婆舌

不厭其煩所宣講的是為己之學，「渠是為己的學問，不求人人知的，凡古人學問無不為己」

[註 23]。為己之學出自《論語》。《論語‧憲問第十四》云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

為己之學是指為學的目的在於修養自己的身性，為人之學是指修飾自己給別人看。羅汝芳這

裡所修養的是聖人之性，但這個「修養」，不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做工夫，而是保養。因

為羅汝芳認為，每個人的本性，不僅像孟子所說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[註 24]，而且人本來就

是堯舜，就是聖人。羅汝芳常說的一句話就是「吾性與聖人一般」。自古以來的人，都想去

學做聖人，而不知道聖人就是自己，越沿著為聖的道路去刻意地學做聖人，距離聖人也就越

遠。正如義玄所說的，「若人求佛，是人失佛；若人求道，是人失道；若人求祖，是人失祖」

[註 25]。因此，羅汝芳告誡他的學生說，為學首先要知道自己就具有與聖人一般的性。 

羅汝芳所說的一切現成，是指人人都是現成的聖人，是接著王陽明來講的。王陽明在《傳

習錄》中說：「人胸中各有個聖人，只自信不及。」 如果人人能自信，見得自己胸中的聖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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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就會「見滿街都是聖人」[註 26]而不足為奇了。但是既然人人與聖人具有同樣的性，為什

麼沒有人人成為聖人呢？凡人與聖人的區別，在於能否認識到自己本具聖人之性與是否安

心。就第一方面，羅汝芳說：「今堂中聚講人不下百十，堂外往來亦不下百千，今分作兩截，

我輩在堂中者，皆是天命之性，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。何則？人無貴賤賢愚，皆以

行色天性而為日用，但百姓則不知，而我輩則能知之也。」[註 27]就第二方面，羅汝芳說，凡

人與聖人的區別，只在是不是肯「安心」：「聖人者，常人而肯安心者也；常人者，聖人而

不肯安心者也。故聖人即是常人，以其自明，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；常人本是聖人，因其

自昧，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。」[註 28]這種說法，與明末的永覺元賢禪師所說的人人具有佛

性而不自知是一樣的，元賢說：「今人見諸佛，便作奇特想，於自己便作下劣想。不知諸佛，

只是本分的凡夫，凡夫只是不本分的諸佛。」[註 29]以至後來的李贄也有同樣的說法：「卓老

曰，聖人也沒有異樣。常人多是說空頭話的人，聖人只是個不說空頭話的人。」[註 30]顯示了

羅汝芳的思想與談祖師禪的禪僧們的同步性。 

這種與聖人一般的性，就是王陽明所說的良知良能，「良知良能原是人人具足，個個圓

成」[註 31]。但是，所謂的凡人與聖人一般，是就每個人的孩提時來說的，是指的赤子之心，

「吾性與聖一般，此是從赤子胞胎時說，若孩提稍有知識，則已去聖遠甚矣」[註 32]。也即是

說，在沒有經過後天習染的赤子之心，就是聖人之性。而稍一學習，就離聖遠了。因此羅汝

芳要求學者，不要學習支離的知識，而關鍵在於保持孩提在未經習染前所具有的聖人之性，

「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，事事歸依本性，久則聖賢乃可希望」[註 33]。這樣就會重新回

到赤子胞胎時那「渾全一個天理」[註 34]的景象。 

羅汝芳經常援引孟子的一句話，即「人之所不學而能者，其良能也；所不慮而知者，其

良知也。孩提之童無不知愛其親者，及其長也，無不知敬其兄也」[註 35]。羅汝芳進一步把這

種與聖人一般的良知良能延伸為人先天具有的孝弟慈本性。萬事萬理，歸根到底只是孝弟慈，

「蓋天下最大的道理只是仁義，殊不知仁義是個虛名，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。今看人從母

胎中，百無一有，止曉得愛個母親，過幾時，止曉得愛個哥子」[註 36]。這句話的後半截完全

是從孟子的話演化出來的。而且孝弟慈是生民的命脈，是天命的生生不已，「天命不已者，

生而又生者也；生而又生者也，父母而己身，己身而子，子而又孫，以至曾而且玄也。故父

母弟子孫者，為天命顯其皮膚；天命生生不已者，為孝弟慈通其骨髓。直而豎之，便成上下

古今；橫而亙之，便作家國天下」[註 37]。 

孝弟慈就是不學而能不慮而知的，「天下之理豈有妙於不思而得者乎？孝弟之不慮而知，

即所謂不思而得也；天下之行，豈有神於不勉而中者乎？孝弟之不學而能，即所謂不勉而中

也」[註 38]。依據孝弟慈現成的觀點，羅汝芳對朱熹和王陽明都提出了批評，認為他們或不以

孝弟慈為本，或沒有達到古聖賢的孝弟慈，「宋有晦庵先生見得當，求諸六經，而未專以孝

弟慈為本；明有陽明先生見得當，求諸良心，亦未先以古聖賢為法。」而羅汝芳「自幼學即

有所疑，久久乃稍有見，黽勉家庭已數十年，未敢著之於篇。惟居鄉居官常經誦我高皇帝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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諭，衍為鄉約，以作會規，而士民見聞處處興起者，輒覺響應，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

明」[註 39]。所謂明太祖的聖諭，是孝順父母、恭敬長上、和睦鄉里、教訓子弟、各安生理、

無作非為，羅汝芳認為這就是古聖賢的孝弟慈，這種孝弟慈是人人先天生來皆有的。 

羅汝芳體悟到孝弟慈人人本性具足，一方面與他的學習有關（詳後），一方面與顏鈞的

教授有關。汝芳少時讀薛瑄語錄，看到「萬起萬滅之私，亂吾心久矣，今當一切決去，以全

吾澄然湛然之體」時，乃決志行之，閉關臨田寺，置水鏡几上，對之默坐，使心境寧靜與水

鏡無二。這種強制消除心中雜念的方法，沒有收到良好的效果，反而帶來了副作用，久之而

病「心火」。一日偶過僧寺，「見有榜急救心火者，以為名醫，訪之，則聚而講學者也。先

生從眾中聽良久，喜曰：『此真能救我心火。』問之，為顏山農。山農者，名鈞，吉安人也。

得泰州心齋之傳。先生自述其不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，山農曰：『是制欲，非體仁也。』先

生曰：『克去己私，復還天理，非制欲，安能體仁？』 山農曰：『子不觀孟子之論四端乎？

知皆擴而充之，若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，如此體仁，何等直截？故子患當下日用而不知，勿

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。』先生時如大夢得醒。」[註 40]後人對汝芳「大夢得醒」後的學問概

括說：「揭孝弟為良知本體，指敬畏為致知工夫，謂信得過即聖賢實修，當得起即堯舜事業，

於是人人皆直見本來面目，在在可保養赤子之心，蓋直接孔氏之傳，翼顏、曾、思、孟之統

而大有功於學者也。」[註 41] 

羅汝芳如此強調孝弟慈，是因為他認為孝弟慈是治國治世最好的方式，「一切經書，皆

必歸會孔孟，孔孟之言，皆必歸會孝弟。以之而學，學果不厭；以之而教，教果不倦；以之

而仁，仁果萬物一體，而萬世一心也已」[註 42]。又說： 

 

《大學》之道在明明德，明明德之本來明者，即愛親敬長不慮而知，人皆無不有之者

也。老吾老及人之老，而莫不興孝；長吾長以及人之長，而莫不興弟，即明德達之天

下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治且平焉者也。[註 43] 

 

如果人人能達到這樣的要求，那麼孔子所主張的「正名」就會實現，也就會實現社會秩

序的穩定。可以看出，羅汝芳之學表現出心性為釋、踐行為儒的特徵。由此，周汝登撰的以

「傳心」為主的《聖學宗傳》與孫奇逢撰的以「傳理」為主的《理學宗傳》都將羅汝芳收入

其中，就不足為怪了。 

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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羅汝芳指出，眾生在日用尋常中妄作情識，是指浮游之念為心源，應該直接見到人的孝

弟慈本性，這樣才能「一時悟徹本心，便渾然與天地同體」[註 44]。羅汝芳所說直接見到人的

孝弟慈本性，運用的就是祖師禪的頓悟論。所謂頓悟，就是指通過瞬間的覺悟，進入佛的境

界而成就解脫。關於頓悟的界定，神會在〈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〉[註 45]裡說： 

 

事須理智兼釋，謂之頓悟。並不由階漸﹝而解﹞，自然是頓悟義。自心從本已來空寂

者，是頓悟。即心無所得者，為頓悟。即心是道為頓悟。即心無所住為頓悟。存法悟

心，心無所得，是頓悟。知一切法是一切法，為頓悟。聞說空不著空，即不取不空，

是頓悟。聞說我不著﹝我﹞，即不取無我，是頓悟。不捨生死而入涅槃，是頓悟。 

 

大珠慧海說：「頓者頓除妄念，悟者悟無所得。」[註 46]頓悟之所悟，乃是悟見眾生的自

性，惠能說：「一切萬法盡在自身中，何不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。」[註 47]在頓悟的方式上，

強調直接指出萬法的本質就在人們的自心中。佛與眾生的差別，只在於悟與不悟。頓悟是在

瞬間完成的，即「剎那間，妄念俱滅，即是自真正善知識，一悟即知佛也」[註 48]。 

泰州學派一直十分重視頓悟的，如同上文所說，二者頓悟的指向是不同的。祖師禪是頓

悟到一無所悟或頓悟真如本性，而泰州學派頓悟的指向是孔孟。王棟論王艮云：「天生我師，

崛起海濱，慨然獨悟，直超孔孟，直指人心，然後愚夫俗子，不識一字之人，皆知自性自靈，

自完自足，不假聞見，不煩口耳，而二千年不傳之消息，一朝復明。」[註 49]羅汝芳借用祖師

禪的頓悟，更加發揮王艮直指人心的手段，要求回歸到人心先天所具足的孝弟慈本性，這種

回歸是直下當悟、無修之修的。而不是像朱熹等人那樣，從一事一物上的理開始格起，如果

那樣，不僅沒有窮盡，而且「學者往往滯於事理之末，而鮮能達乎性命之源」[註 50]。這性命

之源，就是孟子所謂的人人皆善的性、唯孝弟慈的堯舜之道。 

那麼，如何認識到孝弟慈為人的性命之源，以及認識到頓悟在直達孝弟慈本性過程中的

作用呢？羅汝芳也是經過艱苦的努力、走了很多的彎路才認識到的。羅汝芳自述其開悟過程：  

 

某初日夜想做個好人，而科名宦業，皆不足了平生，卻把《近思錄》、《性理大全》

所說工夫，信守奉行，也到忘食寢、忘死生地位。病得無奈，卻看見《傳習錄》說諸

儒工夫未是，始去尋求象山、慈湖等書。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，每有罣礙。病雖小愈，

終沈滯不安。時年已弱冠，先君極為憂苦。幸自幼蒙父母憐愛過甚，而自心於父母及

弟妹，亦互相憐愛，真比世人十分切至。因此每讀《論》、《孟》孝弟之言，則必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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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或長要涕淚。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，不為緊要，不想後來諸家之書，做得著緊

吃苦。在省中逢著大會，師友發揮，卻翻然悟得，只此就是做好人的路徑。奈何不把

當數，卻去東奔西走，而幾至忘身也哉！從此回頭將《論語》再來細讀，真覺字字句

句重於至寶。又看《孟子》，又看《大學》，又看《中庸》，更無一字一句不相映照……

其時孔孟一段精神，似覺渾融在中，一切宗旨，一切工夫，橫穿直貫，處處自相湊合……

從此一切經書，皆必歸會孔孟，孔孟之言，皆必歸會孝弟。以之而學，學果不厭；以

之而教，教果不倦；以之而仁，仁果萬物一體，而萬世一心也已。[註 51] 

 

羅汝芳起先通過閱讀朱熹、王陽明等理學家的書，按照他們提供的方法來實現成聖的目

標，卻發現並不能行通。而家庭父母兄妹的愛護，使他終悟到孔孟所說的孝弟慈才是一切為

學的宗旨。從此之後，羅汝芳「一洗理學膚淺套括之氣，當下便有受用」[註 52]。黃宗羲所說

的理學膚淺套括之氣，是指那些分解義理、立綱立維的做法。羅汝芳「一洗理學膚淺套括之

氣」，不是說羅汝芳洗去理學家主張裡那些分解義理、立綱立維的做法而後發明人性之孝弟

慈本性，而是直接越過程朱陸王等人，直接回歸孔孟，回歸孝弟慈，「發明孔孟學脈」、「指

示孔孟路徑」[註 53]。 

因此，羅汝芳在講學中，要求學者在見到自己本性過程中，不要掃妄而真。有學生曾言

為學要做觀心、行己、博學、守靜等工夫，而後可達到聖人的境界，汝芳斷然加以否定，認

為這樣是重複自己走過的彎路。有學生曾問羅汝芳，為學見性當以磨去鏡子上的灰垢為比喻，

去掉灰塵，便見到鏡子之清淨本體。羅汝芳對此看法加以否定，認為這個比喻是不正確的，

因為鏡子與灰垢畢竟是二體，而吾心的先迷後悟卻是一個，覺是迷心之覺，迷是覺心之迷，

除覺之外無所謂迷，除迷之外無所謂覺。「若必欲尋個譬喻，莫如即個冰之與水猶為近也」

[註 54]。迷，心猶如水之遇寒而成冰；覺，心猶如冰之遇暖而成水。如果說，前一個鏡與灰垢

比喻是如來禪的掃妄求悟，那麼羅汝芳冰與水的比喻，就是祖師禪的即妄而悟。 

祖師禪的即妄而悟，是通過無修之修而悟的。羅汝芳同樣貫徹了在直指孝弟慈本性時，

要不假修為的無修之修的。他說：「吾心良知，妙應圓通，其體亦是潔淨，如空谷聲響，一

呼即一應，一應即止。前無自來，後無從去，徹古徹今，無晝無夜，更無一毫不了處。但因

汝我不識本真，自生疑畏，卻去見解以釋其疑，而其疑而愈不可釋；支持以消其畏，而其畏

愈覺難消。故工夫用得日勤，知體去得日遠。今日須是斬釘截鐵，更不容情。汝我言下一句

即是，一句赤條條光裸裸直是。」[註 55]所以羅汝芳說，不要著力去做工夫，而要隨順自然，

在日用當中求個悟處，「學問與做人一般，須要平易近情，不可著手太重，如粗茶淡飯，隨

時遣日，心既不勞，事亦了當。久久成熟，不覺自然有個悟處」[註 56]。如果專意為學為修，

則如「隸胥之在官府，兵卒之在營伍，雜念之類也」。而無修之修，則如「憲使升堂而隸胥

自肅，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」[註 57]，是自然而然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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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學生問，悟得赤子之心、孝弟慈之後，接下來該如何用工夫呢？羅汝芳說：「吾子只

患不到此處，莫患此後工夫。請看慈母之字嬰兒，調停斟酌，不知其然而然矣。」[註 58]又以

捧茶童子為喻說明無修之修之旨： 

 

童子捧茶方至，羅子指而謂一友曰：「君自視與童子何如？」曰：「信得更無兩樣。」

頃此復問曰：「不知君此時何所用功？」曰：「此時覺心中光明，無有沾滯。」曰：

「君前云與捧茶童子一般，說得儘是；今云心中光明，又自己翻帳也。」友遽然曰：

「並無翻帳。」曰：「童子見在，請君問他，心中有此光景否？若無此光景，則分明

與君兩樣。」 ……「……所用工夫，也不在心中，也不在心外。只是童子獻茶來時，

隨眾起而受之。從容啜畢，童子來接時，隨眾付而與之。君必以心相求，則此無非是

心，以工夫相求，則此無非是工夫。若以聖賢格言相求，則此亦可說動靜不失其時，

其道光明也。」[註 59] 

 

但是對一個普通人來說，即使認識到自己有與聖人相同的不慮而知、不學而能的自性，

但經過後天的習染，此體性已經失去，那麼是不是靠後天的學且慮來接近聖的境界呢？羅汝

芳對此類疑問，也斷然加以否定。認為若學且慮，則聖終不可望，只要赤子之心不失，孝弟

慈本性在，則與聖人同，渾然與萬物同一。若一心想學且慮，一心想致力於修行工夫，正如

有人所問：「吾儕為學，此心常有茫蕩之時，須是有個工夫，作得主張方好。」羅汝芳回答

說，如果致力於修持工夫，離聖人的境地就越發的遠了。他說： 

 

聖賢言學，必有個頭腦。頭腦者，乃吾心性命，而得之天者也。若初先不明頭腦，而

只任汝我潦草之見，或書本膚淺之言，胡亂便去做工夫，此亦盡為有志，但頭腦未明，

則所謂工夫，只是汝我一念意思爾。既為妄念，則有時而起，便有時而滅；有時而聚，

便有時而散；有時而明，便有時而昏。縱使專心記想，著力守住，畢竟難以長久。況

汝心原是活物且神物也。持之愈急，則失之愈速矣。[註 60] 

 

羅汝芳表述無修之修，就是赤子之心的不慮而知不學而能，就是孝弟慈的本性具足，「天

初生我，只是個赤子。而赤子之心，卻說渾然天理。細看其知不必慮，能不必學，果然與莫

之為而為，莫之致而至的體段，渾然打得對同過也。然則聖人之為聖人，只是把自己不慮不

學的現在，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……久久便自然成個不思不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」[註 61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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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應該注意到，羅汝芳所說的無修，不是純粹的放任自流，不加任何的修行，而是要

「正源頭」，即保持源頭的潔淨，而源頭潔淨則即是保養赤子之心。羅汝芳有一段論述慮與

不慮之間關係的話： 

 

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，天則莫之為而為，命則莫之致而至，所以謂之不學不慮而良也。

聖人敷教，蓋見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，而慮處太紛擾，故其知愈不精通而其慮愈不停

當，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說知本是天生之良而不必雜以人為，知本不慮而明而不必起

以思索。如此則不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，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。

細推其立教之意，不是禁人之慮，卻正是發人之慮也已。[註 62] 

六 

羅汝芳沒有專門的論文學的文章，詩歌也比較少。但就是這些為數不多的詩歌，對一切

現成、當下體悟的祖師禪精神的體現，是極其明顯的。陶望齡在《明德先生詩集‧敘》中說：

「盱江明德羅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，盡超物偽，獨遊乎天與人，偕顧盻呿欠，微談劇論，所

觸若春行雷動，因而興起者甚眾。」黃宗羲在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四〈參政羅近溪先生汝芳〉

中，援引了「顧盻呿欠，微談劇論，所觸若春行雷動」，並接著說這正是羅汝芳得祖師禪之

精處，「雖素不識學之人，俄頃之間，能令其心地開明，道在現前。一洗理學膚淺套括之氣，

當下便有受用，顧未有如先生者也。然所謂渾淪順適者，正是佛法一切現成，所謂鬼窟活計

者，亦是寂子速道，莫入陰界之呵，不落義理，不落想像，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」。 

羅汝芳的《羅先生詩集》中有純粹的談論佛禪的詩，也有讚揚佛禪的詩，如〈寶陀次何

彖宰韻〉： 

 

千載我重來，恰是初春午。洞房憩幽窗，寂若星方曙。起誦《法華》函，滿耳聞法鼓。

塵網滯千生，解脫良由此。譬彼美丈夫，玉食驟天府。願言鈞八荒，仁壽酬聖主。 

 

又如〈青陽洞天次前韻〉： 

 

青陽為我譚真詮，云是過津大法船。一切有情須盡渡，始挹玄勳朝日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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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的詩在羅汝芳的詩集裡並不多，更主要的是詩集裡所體現出的祖師禪的精神。 

像他的心學「超然直透本心」一樣，他的詩也是抒發他直歸人的本心──赤子之心的心

情。〈別諸生〉詩云： 

 

作德期與俱，逝不捨晝夜。悠然窺天和，眇矣嗣元化。孔顏日已遠，此道誰柄欛。末

日事支離，拔實需美稼。寧知本不存，柯葉難久假。願尋赤子良，亟反神明舍。 

 

汝芳要表述的是要直返人的赤子之心，更重要的要在末日支離的事業中直回赤子之心。

要回歸到赤子之心，就要如〈坐白鹿洞思賢亭賦勉諸生〉詩中所說的「超然謝世塵，直尋孔

顏樂」。當然這裡所說的謝世塵不是要到深山裡去躲避，而還是強調的拋開支離事業與繁瑣

註疏，回歸本心，本心即是孔顏樂處。羅汝芳所抒發的自有的、不需外尋的良知良能，王陽

明在詩裡曾也有過表述。其〈詠良知四首示諸生〉云： 

 

箇箇人心有仲尼，自將聞見苦遮迷。而今指與真頭面，只是良知更莫疑。 

…… 

人人自有定盤針，萬化根源總在心。卻笑從前顛倒見，枝枝葉葉外頭尋。 

無聲無臭獨知時，此是乾坤萬有基。拋卻自家無盡藏，沿門持鉢效貧兒。 

 

〈坐白鹿洞思賢亭賦勉諸生〉詩還強調直下頓悟，在直指本心中的重要作用： 

 

試語二三子，一悟即非迷。自有良知能，不慮亦不學。真諦滿乾坤，無為言詮著。

[註 63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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羅汝芳在這裡所要表達的是，體悟本性具足的良知良能，是不靠言詮而是當下直截的。

耿定向在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卷三有對羅汝芳不著言詮的說明：「弟因得其啟助良多，即兄

近書中數語，亦自能會之言外，諸生能會此意，不煩言詮者，亦已有十數輩矣……惟兄不棄

而索之語言之外也。」[註 64]李贄《續藏書》第二十二冊存有羅汝芳逝前的手書，云：「此道

炳然宇宙，不隔分毫，故人己相通，形神相入，不待言說，古今自直達也。後來見之不到，

往往執滯言詮，善求者一切放下，放下時更有何物？」[註 65]從反面表述要不執滯言詮，也看

出不執滯言詮是羅汝芳一生的主張。排斥言詮是禪宗歷來主張的，明末比較著名的禪僧也一

直十分強調不落言詮、語言相、文字相等。如元來說：「要得一生取辦，須將從前所學所習

底，世法中伶俐心、機巧心，佛法中語言相、文字相、知解相，盡情放下，做一箇淨白底衲

僧。」[註 66]壽昌和尚說，成佛只需「狂心歇」：「不須念經，不須拜佛，不須坐禪，不須行

腳，不須學文字，不須求講解，不須評公案，不須受歸戒，不須苦行，不須安閑於一切處。」

[註 67]這些不須，即是掃蕩一切執著，歇卻狂心即是回歸本心。而若執著於經、文字、公案等，

則就會「墮在道理障中，是非窠裡」[註 68]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禪僧們反對的似乎是明朝嘉隆以前講佛經的「膠守古註」：「國朝嘉隆

以前，治經者類皆膠守古註，不敢旁視，如生盲倚杖，一步難捨，其陋不足觀也。萬曆間，

雪浪起而振之，盡罷諸疏，獨演經文，遂為講中一快。」[註 69]與此相應的是，羅汝芳講回歸

孔孟，專讀四書，並用心體悟聖人之境，則是與這種主張同步的。其〈書院示諸生〉：「今

之視乎古，亦後之視乎今；書則古人語，我則古人心。」 

體悟良知良能不靠語言文字，那麼靠什麼呢？羅汝芳在詩裡強調要靠「正源頭」。其〈談

經〉詩云：「但得源頭徹底清，狂瀾一任倒湍聲。縈回萬壑風雪黑，水國魚龍夜不驚。」正

如王陽明將格物訓為「正念頭」一樣，汝芳所說的正源頭，就是要認識到良知、赤子之心、

孝弟慈是人本性所具足的，是不慮而知不學而能的。汝芳要求回到赤子之良的孝弟慈，王陽

明也是很強調的：「只從孝弟為堯舜，莫把辭章學柳韓。不信自家原具足，請君隨事反身觀。」

[註 70]只是王陽明沒有像羅汝芳那樣，全部為學都歸到孝弟慈上去。 

 

【註釋】 

[註 1] 李贄，《焚書》（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年）第一二三頁。 

[註 2] 《袁宏道集箋校》卷四十一〈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郎〉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一年）第一二二六

頁。 

[註 3] 《袁宏道集箋校》卷四十三〈答陶周望〉，第一二五三頁。 

[註 4] 楊起元，〈明雲南布政使司左參政明德夫子羅近溪先生墓誌銘〉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○冊，

第二四二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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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5] 黃宗羲，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四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五年點校本）第七九○頁。 

[註 6] 王時槐，〈近溪羅先生傳〉，《近溪子集》卷一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○冊，第二三六頁。 

[註 7] 同 [註 6] 。 

[註 8] 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四。 

[註 9] 黃宗羲，《南雷集‧撰杖集》，〈覆秦燈岩書〉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 

[註 10] 《牧齋初學集》卷二十八〈陽明近溪語要序〉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五年）。 

[註 11] 《耿天台定向先生文集》卷十一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一冊，第二八三頁。 

[註 12] 《明史》卷二二四〈楊時喬傳〉。 

[註 13] 靜、筠禪師編，《祖堂集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二○○一年）第六一七頁。 

[註 14] 《永覺元賢禪師廣錄》，《卍續藏經》（白馬印經會本）第七十二冊，第四一一頁。 

[註 15] 《無異元來禪師廣錄》，《卍續藏經》（白馬印經會本）第七十二冊，第二五○頁。 

[註 16] 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三，《泰州學案》二。 

[註 17] 同 [註 16] 卷三十二，《泰州學案》一。 

[註 18] 《卍續藏經》（白馬印經會本）第七十二冊，第二二六頁。 

[註 19] 同 [註 14] 。 

[註 20] 陶石簣，〈與何越書〉，見潘曾紘編《李溫陵外紀》（台灣：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）第二五八頁。 

[註 21] 《佛果圜悟禪師碧巖錄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八冊。 

[註 22] 見潘曾紘編，《李溫陵外紀》，第九十二頁。 

[註 23] 同 [註 22] ，第九十三頁。 

[註 24] 《孟子‧告子章句下》。 

[註 25] 《鎮州臨濟慧照禪師語錄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冊，第五○二頁。 

[註 26] 《傳習錄》卷下，見《王陽明全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二年）第一一六頁。 

[註 27] 同 [註 16] 卷三十四，《泰州學案》三。 

[註 28] 《近溪先生一貫編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二九冊，第六五○頁。 

[註 29] 同 [註 14] ，第五六八頁。 

[註 30] 余常吉，〈永慶問答〉，見潘曾紘編《李溫陵外紀》，第五十六－五十七頁。 

[註 31] 《近溪語要》卷上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○冊，第十三頁。 

[註 32] 《會語續錄》卷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○冊，第二九六頁。 

[註 33] 同 [註 32]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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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34] 同 [註 32] ，第二九七頁。 

[註 35] 《孟子‧盡心章句上》。 

[註 36] 同 [註 28] ，第六四一頁。 

[註 37] 《近溪先生一貫編‧序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二九冊，第五七九頁。 

[註 38] 羅汝芳，《孝經宗旨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經部第一四六冊，第十三頁。 

[註 39] 同 [註 36] ，第五八二頁。 

[註 40] 同 [註 27] 。 

[註 41] 《建昌府冊鄉賢傳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○冊，第二四○頁。 

[註 42] 同 [註 27] 。 

[註 43] 同 [註 28] ，第六一一－六一二頁。 

[註 44] 同 [註 28] ，第六三七頁。 

[註 45] 楊曾文編校，《神會和尚禪話錄》（中華書局，一九九六年）。 

[註 46] 《大珠禪師語錄》卷上。 

[註 47] 郭朋，《壇經校釋》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年）第五十八頁。 

[註 48] 同 [註 47] ，第六十頁。 

[註 49] 同 [註 17] 。 

[註 50] 同 [註 28] ，第五六○頁。 

[註 51] 《語錄》，見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四，《泰州學案》三。 

[註 52] 同 [註 27] 。 

[註 53] 耿定向，《讀近溪子集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○冊，第二五四頁。 

[註 54] 同 [註 28] ，第六六二頁。 

[註 55] 同 [註 31] ，第十三－十四頁。 

[註 56] 同 [註 31] ，第十四頁。 

[註 57] 同 [註 56] 。 

[註 58] 同 [註 27] 。 

[註 59] 同 [註 27] 。 

[註 60] 《近溪子集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○冊，第一二四頁。 

[註 61] 同 [註 60] ，第一一六頁。 

[註 62] 同 [註 60] ，第一二九頁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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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63] 《王陽明全集》，第七九○頁。   

[註 64] 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第一三一冊，第七十頁。 

[註 65]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年，第四四六頁。 

[註 66] 同 [註 15] ，第二四三頁。 

[註 67] 《壽昌和尚語錄》，《卍續藏經》（白馬印經會本）第七十二冊，第一八四頁。 

[註 68] 同 [註 14] ， 第四四五頁。 

[註 69] 同 [註 14] ，第五六六頁。 

[註 70] 同 [註 63] 。 


